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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军一起战斗的“国际班”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因兵力不
足，强征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人民当炮灰。
驻扎在儋州那大据点的日军里就有一批印
度士兵。他们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俘
虏的，先被押到海南石碌矿山当劳工，经常
遭到凌辱、鞭打，后被调至那大据点站岗放
哨。印度战俘非常不满日军的欺压，但苦
于身陷囹圄无法作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第四支队第二大队从情报中了解到这一情
况，报告给第四支队领导。支队领导指派
政治处主任江田进一步调查，策动印度士
兵起义。

江田青少年时期曾在马来亚（今马来西
亚）生活，能说流利的英语。他找到文芳村
的地下工作者李志高，让李志高安排可靠之
人接触印度士兵，通过接近他们、了解他们、
关心和帮助他们，发动他们起义。1943年9
月，3名印度士兵起义，由第二大队护送到支
队部。这3名士兵非常关心仍在遭受奴役的
同伴，其中一名叫阿玛尔卡·甘地的士兵，迫
切要求潜回那大镇发动更多人起义，汇报了
他们掌握的日军情况，提出行动意见。研究
他们的意见后，第四支队抓紧推进策反工
作。一个夜晚，江田、李志高带着甘地等两
人和几名驳壳枪班的战士到那大接应印度
士兵起义。这次又有4名印度士兵起义，他
们携带了不少弹药。不久后，洛基乡抗日民
主政府又送来5名逃出日军据点的印度士
兵。至1944年春，起义的印度士兵已达13
人，他们被第四支队编成一个“国际战斗
班”，阿玛尔卡·甘地任班长。

“国际战斗班”设立后，这些印度士兵
急切地要求随部队参加战斗，以报仇雪
恨。江田与他们交谈，引导他们保持耐心，
在投入战斗前做好侦察等准备工作。第四
支队支队长马白山和政委陈青山常去看望

“国际班”的战士，在生活方面关照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国际班”已能

参与第四支队的协同作战。当被告知可
以参加袭击那大镇日军司令部的战斗，甘
地和他的同伴高兴得又蹦又跳。战斗开
始后，“国际班”和第四支队各部队一起作
战，一面抵御日军派往那大镇的增援力
量，一面越过日军哨线，进入那大镇给日
伪军以严重杀伤，缴获了一批武器、物资，
并安全撤离。后来，“国际班”还参加了第
四支队在那大—洛基公路、那大—南辰公
路上的伏击战、破袭战等。庄田将军在他
的回忆录《琼岛烽烟》中写道：“由于对敌
人有着深仇大恨，他们（‘国际班’）在战斗
中表现得很勇敢。有的与我们的战士一
起割敌人电线，有的带路摸敌人哨所，活
捉敌人哨兵。在他们的参加与配合下，这
次战斗任务完成得很好，支队领导表彰了
他们。”

抱板战斗解救盟军战俘

1943年冬，整编后的琼崖抗日独立总
队第二支队奉命向琼西南的昌感县（今昌
江、东方一带）转移。支队长潘江汉和政委
林明率领二支队一大队，经过六七天的昼
伏夜行，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昌感县乐
梅村，并与昌感县委书记陈克文、县长赵光
炬等取得联系。县委反映，最近日军经常
用汽车押送一批被抓来的外国劳工（盟军
战俘），到距石碌铁矿10多公里的一个山
岗开山筑路、修建工事，准备在那里设置一
个据点。支队领导商量后决定，抓住机会

狠狠打击敌人。
1944年4月7日，潘江汉率领100多

名指战员前往抱板村西北部埋伏等待。次
日7时许，一辆满载日军和外国劳工的军
车驶入伏击区，潘江汉指挥战士们发起猛
烈进攻，双方激战半个多小时后，16名日
军被消灭，第一大队无人伤亡。在清扫战
场时，我军发现两个蓬头垢面的白种人。
这两人似乎看出了眼前这支部队不会伤害
他们，转身跑进旁边的一片林子，叫唤了一
阵，共有20多名外国人（劳工）光着脚从树
林的各个方位走了出来。

被解救的20多名外国劳工，有英国
人、澳大利亚人和荷兰人。他们在日军的
刺刀下从事苦役，受尽了折磨。到达我军
营地后，他们的吃、穿、住、医都是大问题。
当时，我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指战员们每顿
能吃上地瓜干粥，就已经不错了，但战士们
还是将乡亲们慰劳部队的数量不多的大
米、猪肉拿出来，让炊事员做给他们吃。考
虑到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等，第一大队
还为外国劳工搭建了几间茅草房，战士们
给它起了个雅号——“绿色洋房”。

当时，部队在山上，患疟疾的人较多，
缺医少药，没有医治疟疾的特效药，仅有的
两小瓶“唐拾义”药丸，还是从事地下工作
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沦陷区弄来的。有
一天，一个叫大卫·威廉的澳大利亚人患了
疟疾，发烧发冷，嘴唇颤抖。潘江汉正要外
出执行任务，出发前，他特意去探望劳工
们，看到大卫昏睡在床上，赶紧叫护士长拿
来大队急救药箱中极为珍贵的“唐拾义”药
丸给大卫服用，还交代护士长派人外出采
些草药辅助治疗。3天后，当他返回营地，
威廉已行动自如。威廉见到潘江汉非常激
动，快步走过去，紧紧地拥抱他，眼泪从脸
颊上流下来。这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
情感和友谊，真诚而珍贵。

潘江汉后来回忆道：“我们跟这20多
个外国劳工共同生活了十多天，在一起联
欢，一起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共同地站在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共
同抗击日本鬼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营救照顾盟军飞行员

1945年7月18日，美军一架飞机在崖
县（今三亚市）榆林港附近上空被日军击
落，两名飞行员跳伞，着地时一名飞行员已
死亡，另一名手部受了轻伤。活着的这名
飞行员被中共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营救。

边区党委书记林诗耀、办事处主任张
开泰热情接待了这位盟军飞行员，并指示
战士们新盖一间草房给这位客人住，还安
排秘书陈生陪同。陈生是文昌籍归国华
侨，会说英语。通过一番交谈，陈生得知飞
行员的名字叫沃特尔·福雷斯特尔，21岁，
是美国南太平洋战区联合航空队某队的中
尉，那天他和战友奉命从广西飞来海南岛
执行任务，飞机不幸被日军击落。由于他
的名字太拗口、不易记，战士们便称他为

“中尉”或“盟军”。
边区办事处还指派一名勤务员专门负

责照顾中尉的生活起居，给他治疗手伤，发
一套餐具（含铝饭盒、搪瓷杯、饭叉子）。每
餐尽量保证有牛肉或猪肉，设法给他弄来
鸡和鸡蛋，将木薯剥皮切成块蒸熟，中尉吃
得很满意。勤务员还采山茶给他泡茶喝，
有时也给他吃香蕉、菠萝、木瓜等水果。有
一天，驻地开饭时，中尉出来溜达，发现战
士们吃的是番薯稀饭和野菜加萝卜干，林
诗耀、张开泰等几位领导的吃食和战士们
一模一样，这才知道自己享受了特殊待
遇。从那以后，中尉再也不让工作人员专
门给他做饭菜，和战士们一起吃番薯稀饭。

日军得知美军飞行员被边区办事处营
救后，经常派兵搜山“围剿”，有一次竟搜到
了驻地山脚下。林诗耀、张开泰带着战士
们迅速将中尉转移至其他山头。日军扑空
后，放火烧光了边区党委驻地的营房。在
新山头上，战士们重新搭建草房，架起竹子
床，建成新营地。

8月一天上午，一架盟军飞机投下两
个降落伞。一个降落伞落在半山腰，中尉
解开降落伞包，包里有几个箱子，箱子里有
一封信，信上写着信号枪和无线电步话机
是给中尉联络用的，其他物品则是送给救
护他的部队的。

中尉用无线电步话机与所属部队联系
后，兴冲冲地告诉陈生：日本法西斯宣布无
条件投降了！盟军已派联络官进驻榆林
港，不久就会派人来把他接回去。陈生把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告诉战友们，大家
高兴得手舞足蹈，欢声笑语回荡在仲田岭
的山林里。

据罗文洪回忆录《峥嵘岁月》等资料记
载，1945年9月，琼崖独立纵队最后移交
给盟军代表恩格洛斯中校的盟军战俘共
27名，除了在崖县移交的美军中尉飞行
员，其余26人（印度9人、澳大利亚7人、荷
兰5人、新西兰5人）均在儋县（今儋州市）
南丰统一移交。

琼
崖
抗
战
中
的
国
际
友
谊

解
救
盟
军
战
俘

■
陈
立
超

1946 年 6 月
7日，周恩来写信
给当时澳大利亚
驻华公使馆一等
秘书帕特里克·肖，
详述了琼崖抗日
独立纵队在琼崖
抗战中几件鲜为
人知的往事。信
中开头写道“我刚
收到从海南岛发
来的关于海南人
民解放军解救盟
军战俘的电报，现
转告如下”。信中
还特别提到“美国
联络官恩格洛斯
先生亲自飞到海
南人民解放军总
部去见司令冯白
驹 将 军 表 示 感
谢”。这封信充分
证明：海南抗战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组成部分，在
海南岛上，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
抗日武装，把解救
盟军战俘作为重
要任务。实际上，
从1943年至1945
年，琼崖抗日独立
总队（1944年秋扩
编为独立纵队）曾
多次解救盟军战
俘，并与他们一起
打击日寇。

1985年3月，部分澳大利亚“海鸥支队”老战士在海南东方合影。抗战期间，“海鸥支
队”士兵被日军俘虏，他们中的一些人逃出战俘集中营，获得了东方老欧村村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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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田


